
 
薇薇安的日记：2月—3月 
 
我最近忙着跟时尚相关的工作（那是为什么这日记晚了）。2个系列及2个秀，一场紧跟着另
一场，准备工作多到我说不完。我很喜欢它们，晚点我会跟你们说一点ㄦ。在我们忙着工作
的同时，这广大世界主要的新闻标题是 1.)英格兰的水灾—

现在大家都接受这是气候变迁的征兆之一。2.)乌克兰危机。依照现今的政策，对冲突只有间
歇性地解决方案，长期的战争没有尽头。 

 

把这（我们的准则）付诸实行的过程，将以合作与和平，取代竞争与攻击。这是为什么停止
气候变迁的抗争是最后的战役。我們的統治者不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要这一个；即使
他们已经在杀害它，他们还是想要剥削这个地球以及它的人民。我们的政府为这些统治者服
务，把他们的头放在盒子里。跟着的是资讯（对我而言重要的资讯）变得肤浅。但当你把他
们跟你自己的经验连接起来，这给你知识。资讯是一回事，知识又是另一回事—

对你而言是有意义的；你必须自己去「知道」，它带给你心理上的殷实感。关于乌克兰，我
想先谈谈我对俄罗斯浪漫的观点。我喜爱俄罗斯的作曲家；其中自然包括了不起的穆索尔斯
基，他主要的歌剧是改编自普希金同名作品的鲍理斯·戈东诺夫。「基辅城门楼」是他的钢
琴组曲「展览会之画」的高潮。当你听到他的音乐重现城门楼上钟响的声音，那音声充满你
所在的世界；我想象一个有着洋葱状圆顶塔的彩绘教堂，有时在雪里，有时在充满花朵的平
原。它呈现了俄罗斯罗曼蒂克的一面，爱森斯坦的电影里及迪亚基列夫（1872-

1929，大概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芭蕾里所述说的故事。在19世纪进入20世纪之
际，他将一手创建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带到巴黎，而轰动一时。他的品味是那么地棒，能
够发掘并网罗各领域有天分的艺术家（其中有些是他青年时期的朋友），并融合他们的创作
，创造出结合所有艺术且臻于极致的芭蕾。 

 

我知道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当发现这是俄罗斯的起源地，我感到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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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和这乌克兰历史的有趣摘要连
接上。如果你想知道谁是「俄罗斯十二
月党人」这是我的「人人的百科全书」
上的解释：世界上有英雄式的好人，他
们通常为帮助别人付出代价。 

 

关于1820年代涌现的解放运动，他们是
浪漫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欧洲被法国大
革命的榜范所点燃，人们要独立｀统一
的共和国；他们想以国家来定义自己。

他们还渴望平等与正义。 

 

 

 

这渴望让拜伦去加入希腊的起义，它刺激了义大利跟德国的爱国之士，为了那些国家的统一
而战。这些新国家想要一个像不列颠一样的帝国，而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文
化上，浪漫主义运动是对18世纪极端理性主义的反动，它也是在那个世纪开始的。(卢梭，
歌德）浪漫主义者犯了一个错误，这是为什么阿诺德的分析如此重要的原因：你需要情感，
是的，但你也需要理智的热情（甜蜜与光明）；如果你想得到阿诺德所谓的「正确的理解」
，这两者缺一不可。 

 

浪漫主义者以情感取代了智力。他们追寻新奇的事物及冒险，还有美丽的片刻，不论是性爱
的片刻或宇宙启示的片刻；对每个个体的衡量取决于他对这些时刻的回应。他们欣赏自然：
这是他们照见自己那些无法解释的情绪及追寻所反射的背景。目的？憧憬：那无限！死亡。
崇高的及可笑的；疾病，（结核病是地方病）憔悴，没有同情心的美丽女人，哥德式城堡。
典型的故事包含了「科学怪人」和「咆哮山庄」和雨果以及大仲马的小说。 

 

今日我们整个社会依照浪漫主义的伦理运作，以情感为先。这是所有宣传广告的根源。沈溺
于情感是自以为是的一种形式，让我们相信我们更胜于实际上的自己；我们不确认自己的感
觉，并且觉得做我们想做的事是合理的，认为这是在表达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对
于我们真正的自我，我们没有尽力做到最好的道德责任，然而我们觉得「没有人比我更好」
。我们要肾上腺素的分泌，便宜的刺激感，「不一样的东西」。 

卡拉瓦吉歐的美杜莎—浪漫主義者夢想著一種極度的狂喜 

。這美杜莎是一個理想的女人，和他們的熱情相稱。 



 

普京是个强悍的凶手；一个罪犯，并且别忘了他在公寓的地下室埋植了炸药，杀害俄罗斯平
民，以此嫁祸车臣族人（参考利特維年科，他因爆料此事，遭人以钋-

210毒杀）。他一面发展他个人的集团，一面散播恐怖主义。美国人传播国际恐怖主义，但

他们设法对他们自己国家大多数的人民掩藏此一事实。这封信让我们记得... 

 

 

我必须挑出过去两个月的重要事件，以继续这日记。 

 

2月3日，星期一： 

我们被邀请到白金汉宫参加一场音乐会，这场因为
会是为了庆祝蒙特威尔第合唱团50周年而举办的，
查尔斯王子是他们的赞助者。这合唱团及它的交响
乐团，是约翰·艾略特·贾汀纳爵士之作。特别的是他
的研究，发掘音乐在被创作当时听起来的样子，并
采用相同的乐器以再创造出同样的声音。 

 

查尔斯王子讲述，当他还是个年轻的男孩时，如何
意识到宫中墙上挂着的画作(我们在接待会及晚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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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着他们）有多么地了不起，并把这个例子和约翰·艾略特家中收藏着唯一一幅巴哈的画
像做了个连结，这幅画像是一位骑着脚踏车逃出纳粹到英格兰的年轻男子所留在那儿，以确
保画像的安全；查尔斯王子猜测这可能对于创造出那让他在年仅20就组成了这合唱团的热情
有所帮助。这合唱团一直以来由私人捐献所支持，这是个很大的成就。 

 

两个曲目来自巴哈以及韩德尔，两人都生于1685。你被巴洛克音乐的韵律所支持及提升，你
飞翔。以韩德尔来说，约翰·艾略特选了一个受欢迎的曲目，没有比韩德尔的作品更好的了
。对这乐曲，他提供了我们这样一个景象：韩德尔身为一个初次造访罗马的年轻人—

那时！—

当罗马跟现在一样大，当它如此地富有；全是巴洛克，有着枢机主教们及教堂，当时的宫殿
今日已成为博物馆，或分割成公寓，住着着名的家族们。韩德尔在这曲子是如何极尽能事地
炫耀啊！他想要比那些光耀夺目的更加令人眼花缭乱。 

 

我们遇到真的很棒的人们，很明显地热爱音乐，尤其是伊莎贝拉，穿着我们设计之一，冰蓝
色｀华美的露肩礼服，如此活泼及亲切，约翰·艾略特的夫人。 

 

我跟安德瑞亚说：「我觉得很抱歉，我们这么忙，忙得没有时间耕耘新的友谊，我希望再见
到他们。」真想不到隔天送来了一小盒装着ＣＤ的礼物—

蒙特威尔第合唱团及交响乐团录音的合辑，有着漂亮的封套，(多数是）史蒂夫·麦卡瑞所摄
醒目脸庞的照片—

伊莎贝拉的主意，以及晚餐的邀约。我很高兴。伊莎贝拉对气候革命很感兴趣，也许她会想
帮我们的忙。 

 

2月5日，星期三：我接受了观察家报的凡妮莎·梭普的访问，主题是关于知名人士穿着我所
设计「抢救北极」的T恤，由安迪·高茨摄影。凡妮莎似乎认真且令人愉快，我想着我希望对
她个人有多一点认识。我一向信任记者，但有时你可能是错的。当文章发表时，我不能希求
比这更好的了—

闲聊着名人的同时，她也找到了方法融入我所提到的每个重点。谢谢你，亲爱的。 

2月8日，星期六：到巴比肯中心听韩德尔的神剧「西奥多拉」，有独唱者和合唱团。韩德尔



的「胜利」神剧，受到坎伯兰公爵血腥镇压詹姆士二世党人在1745年的叛乱所激励，也符合
当时国民好战的情绪，然而「西奥多拉」针对观众期待直接切入。（这显示成功取决于与大
众的看法一致）「西奥多拉」强调圣灵改变生命的力量，制裁宗教容忍及思想的自由。 

韩德尔节目单笔记 

 

2月9日，星期日：红色标签呈现了我们经典造型的一部分。 

 

2月12日，星期三：裘德洛演亨利五世。我喜欢。我对这出戏颇为了解（在学校时读过）。
莎士比亚：天才，每出戏都不同。我可以引用序幕，「噢火的缪思.....」不论你听过多少次
，这艺术还是如此地有独创性。这么多不同的感觉，我法现我最爱的是，当亨利在追求法国
公主，她总是讲法文而他讲英文，但你了解一切。性感！裘德洛很有实体存在感。（阿金考
特战役实在是场在泥泞和雨水中战斗的恐怖战役。当法国骑士的战马打滑的时候，英国弓箭
手屠杀他们，所有人在泥泞中，一个叠着一个被射杀。英国死了几百人，法国死了一万。比
两指「滚蛋」的手势，据说是由英国弓箭手的指头而来—

当他们射箭时，那两只拉弓弦的手指头，如果他们被俘虏了，这两只指头会被切掉。）片子
拍得很好。安德瑞亚形容这像是校园话剧（也许因为这制作提供了原文）。有些年纪大一点
的演员有可能是学校老师。每个部分适得其所。不小题大作｀切合实际，尤其是场景的转换



，我记得就是移动道具及改变灯光。演员也一样，只是移动｀出现或消失，你马上就接受了
场景的变换。戏服暗示了历史上的时期，但也适合剧中的角色；符合常听到的老生常谈（在
戏中以及现在），法国人的打扮更有装饰性—

更多丝绸及天鹅绒，和战役当时身穿皮革紧身外衣｀头戴坚实王冠｀披着传令官所着纹章战
袍，男子气的亨利相比较，更加女性化及多变。威尔斯风囊，福卢伦爱摆臭架子；戴着宽边
帽，穿着靴子及马裤（我想也叫灯笼裤），非常潇洒。每个地方都考虑到，但看来很自然。 

 

3月1日，星期六：金色标签秀，巴黎。安德瑞亚和我在星期三中午抵达。他直接进到展示间
分派角色，我到旅馆休息，在床上待到隔天中午，看书。 

金色标签秀，这些是我会选的两套。 

接着我去到展示间，大部分的作品都抵达了。现在我可以看到所有衣服以适合的布料完成，
我把它们成套地放在一起。我知道这将会有点怪：我习惯我们混搭，从纹章战袍到罗马长袍
到剪裁，包含我们的招牌剪裁原则，和历史性的剪裁，和布料的创新运用。总有着故事性的
暗示，剧场；一种让你自我表达更多的穿着法。但对于这次的作品，我不曾见过任何和这相
似的。这是单纯的梦想，每套衣服的角色还没有被指认，等着穿它的人来创造。我会选某套
，但觉得有成为任何可能的自由！即使佚名或至少用假名，我还是会感到很有自觉。 



 

我告诉过你们，安德瑞亚是从沃斯得到灵感，另外我们也从一个相当不同的世界得到灵感—

我们来自雨林的朋友，阿夏宁卡部族。他们寄给我们一些衣服及珠子，我们设计了森林绿的
工作服和战斗服。（阿夏宁卡族已经为他们的雨林奋战多年，许多人在上一场战役中牺牲。
）我喜爱他们机织或着色的衣物（一个简单的袋子）形状｀珠子和红色的脸部彩绘颜料。我
尊敬那些时至今日仍然需要如此少的衣物及物品，以他们优雅的传统服装自明的人们。我的
印象是它让你和这个世界更为合一。山姆和瓦尔如往常一般做出很酷的风格。山姆把模特儿
的头发绕着头平编起来，但他也为5个女孩做了法国美好年代风格的发型。瓦尔用了阿夏宁
卡的脸部彩绘颜料。 

 

场地，美丽的卢浮圣和诺教堂（现已改作俗用），灯光酷（东尼），音乐酷（多明尼克）。
我们在座位上放了来自阿夏宁卡的巧克力作为礼物。拯救雨林的計劃上路了。 

 

3月2日，星期日：（星期一晚上回来。）还在巴黎
，和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真是一大乐事—

法国女士雅丝敏·艾斯拉米（造型师及女性贴身内衣
设计师），她也为我们的秀工作。 

还有在晚餐时，我享受了和造型师强纳生谈话之乐
（他为我们在名媛淑女杂志的摄影作造型），那晚
他和编辑潘妮·马汀一起。当然，我谈到「」，还有
我们所面临气候变迁带来的危险。我的朋友法兰克
远从三藩市来，在巴黎，我设法拨出时间和法兰克
相处。我和我的日本朋友信子已经几年没见了，但
我只来得及和她拥抱，没赶上在她回去之前碰面，她急着赶到伦敦去看史蒂夫·哈里森的美
丽陶作，信子真的很妙。没有化妆，非常美丽，她通常穿一身黑，长而些微波浪状的黑发垂
到腰间。当我们开始和她认识时，她曾经化着最完美的妆。20多年前，她把我们介绍给日本
的合作伙伴，在日本为我们工作。然后她改变了她的职业生涯，穿起和服来。直到竹和疾病
奋战死去之前，她和他住在一起。她学会了制作皮革制品，她这么做和传统的禁忌相违；在
她来自的阶级，一个女人这么做会被放逐。皮革制作被视为不洁的，交给下阶层的男人去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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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星期三：蘭貝斯醜聞。在我家附近一间受到威胁的房子外面，我参与了一场地方性
抗争。凯特·郝威（我们的议员）在那里，她很棒。兰贝斯区政府将住房合作社的成员一个
一个赶走。我们必须和他们对抗。我听说在艾勒芬卡索，区政府想把一半的国民住宅拆掉，
建造高级公寓，这将使负担不起买房而登记国民住宅的名单更加地长。卡姆登区政府（好的
区政府）将通过法令以阻止有钱人投机炒房，买了房子却空着。安德瑞亚喜欢在早上到对街
的咖啡店喝杯茶。他注意到去年开始在那里碰面的女人们：她们送小孩上学后到咖啡店，穿
着讲究｀注意身材，用昂贵的手提包。她们才刚在河的南岸买了两百万英镑的房子，把她们
在河对岸（例如：却尔西）的房子以1千万或1千2百万英镑卖掉—
那是她们住了一辈子的房子（很有可能是从家族继承的）。 

 

3月9日，星期日：哇。（世界的女人）夏米·恰克拉巴提支持这个活动，而且会为一群人在
南岸采访我。我希望和人们沟通「谁是我们的统治者？」，而夏米是一个不可思议地有帮助
的访问者，让我陈述所有的论点。经由指认出我们的统治者，人们明白为何我们的世界有危
险，及这是如何发生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ZZZYq5aohY 
 

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一个小孩：「一个孩子如何阻止气候变迁？」我告诉她我总是如尊重其他
人一般尊重我的2个儿子，小孩和大人都是有同样责任的人们。你最重要的任务是去了解这

https://www.facebook.com/Lambeth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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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LZZZYq5aohY


个世界；透过阅读以及透过艺术 

，你通过发现过去来了解现在。每种艺术都述说一个故事，它是某个人所见的世界，如果是
它伟大的艺术，那它是宇宙性的。现在这故事是活的。她必须知道什么正发生在这个世界上
，政治的跟环境的，这知识会影响你的行为。我忘了告诉她，年轻孩子比大人（那些受雇的
）有更多时间，在这情形下，她应该和她的朋友成立一个小俱乐部，或和她的祖母一起经由
故事发现过去，阅读｀绘画和音乐，或历史或加入一个运动。不要制造垃圾—

塑胶｀纸张....(这比依赖回收要更好），当你不需要的时候关灯或暖气。这样的自律会让你
关心更大的议题。 

 

3月11日，星期二：我的朋友玛蒂娜来看我。她曾和我一起工作，现在她在汉堡教书。她经
历了疼痛和极大的苦恼。但我从未见过比她更有活力｀更正面的人，她既温暖又仁慈。严肃
。我喜欢严肃的人，那些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人。玛蒂娜带给我一本收录了绍姆堡服装
的书，这些装束如今只有少数的女人还在穿。她带了130个学生在那里进行了一个月的服装
研究（看得出德国人花在教育上的预算），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学生的作品特别好。另一个女
孩寄给我一串七叶树的果子串成的项炼，她做得很美，就和带给她灵感的琥珀项炼一样优雅
。玛蒂娜把一些关于良知布料的想法整理在一起。 



绍姆堡的传统服饰 

3月12日，星期三：傍晚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彼得·奥利卜一起参加贝特西艺术中心（ＢＡ
Ｃ）一场关于剧场「文本的未来」的讨论会。讨论者有两个女的主管经理，一个在夜间公车
上即兴表演戏剧的女人，主席是一个表演自身创作的演员。观众是一小群这个剧场的支持者
。我是理事之一。我喜欢它，因为它是地方的剧场，而且它也是很重要的剧场。我对于这讨
论感兴趣是因为很多剧场有文本的问题。你听不到演员，他们背对着你，他们的声音被后台
的角落所吸收；我在Young 

Vic剧场看的一出戏，整出戏演员们没有聚焦在观众身上，除非他们碰巧面对你，你听不到
他们在说什么。演员们有时不能充分地传达，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他们讲话的方式就好像他



们在拍电视或电影一般。讨论团（对着彼此）讲了感觉像是45分钟，而仍然什么都没讲，他
们一再重复的只是「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做事」，而不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不同的事。我确
实记得其中之一提到在一出戏里有事发生了（那是重要的事），然后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
（她一定是指改变意思或文字）。是的，你可以，但是接着整出戏必须跟着改。我当时应该
问她这个，但那时我感到困惑—

为什么你想在戏演到一半的时候改变莎士比亚的文字，然后重写其他的部分？ 

 

他们有时讲到观众，我可以看出他们从哪儿来
；他们不想迎合特权阶级而且反知识份子，因
为他们把这么做和反人民混为一谈。其中一个
主管经理坚决认为过程就是所谓重要的事。她
所说的过程是指你如何一起工作，以准备一出
戏吗？所有那些建立最后完成形式的决定，为
什么她不解释那看来深奥的词语？ 

 

彼得和我一直都想离开但我们没这么做，因为
那显得很无礼—

我们是这么一小群人。然而，在问答时间，我
告诉他们我们从头到尾都觉得很无聊，因为对于所提的议题，他们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主席
告诉我，我有权利有自己的想法，这我同意，因为它不仅只是个想法，是事实。观众对我感
到生气，他们告诉讨论团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有趣。推测他们和那些讲
者一般满足地坐在那里，是说自己用不同的方式做事那些人，快乐的支持者。 

 

我们必须假定，这两个女演讲者(两个都管理很有声望的剧场）提供好的戏剧。 

 

最后，掌管ＢＡＣ的大卫和缓地结束这晚的活动，他说：「你最后想到的经常是最好的主意
。」我以前就听过这句话，但这是空洞｀无用的宣言；它鼓励人们产生你可以从一个袋子中
抓出个主意的想法—

然而一个主意是建立起来的；它成长以及发展。它是被形成的。偶尔我无法让一个主意发挥
功效，当我觉得受够了，我回到从头，致力于似乎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但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剧场是（我想）沟通意见最伟大的艺术形式—



它可以被用来批评现状。它影响；比起电影，它更深刻地碰触到你，因为你必须提供想象力
，你不能被动。我很幸运，第一次到剧场（19岁）是去看罗伯特·鲍特的「良相佐国」（由
保罗·史考菲主演）。这个故事是讲述，亨利八世的枢机主教托马斯·摩尔反对他和第一任皇
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的愿望，之后被烧死。场景的转换极少但充满魔力：布条从天花
板坠下，接着摩尔的家就变成了法庭。音乐。一个叫「平常人」的角色带着一张有11根杆子
的长板凳跑进来，在每根杆子上放一顶帽子然后坐下，完成陪审团。 

 

这是我所指的想像作为一个主动的合作者；我们很乐意参与假装的过程，我们喜爱戏剧向我
们呈现的伎俩，它给我们一个动作，我们提供其余的。 

 

剧场比生命还大，它能达到这层次，是透过以主要元素重现整体。它是人工的；人工＝由艺
术所制造。 

 

我认为如能将矫揉造作的吟诵文词再
次介绍到我们部分的戏剧中，将会是
一件好事。劳伦斯·奥利维尔很有传奇
色彩，但是他的风格在影片中太矫揉
造作，看起来不自然。彼得·霍尔照惯
例用了面具的希腊戏剧，其中的文词
是多么有力量啊！演员从不曾背对你
，当他们移动到另一边时，他们扭转
自己以便面对我们，他们对话时轮流
看着观众，对你说话，好像你就是那
个和他们每个人对话的对象。 

 

是的，我同意各种不同表现剧场的方式，我料想，在讲台上那位女士提到的「过程」是指那
些作用显着的。我对拱型舞台没有意见，它等于是画框一样；它圈起一个魔幻的区域，而我
们可以透过想象力进入这区域。演员和观众不需要混在一起。 

 

有时导演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上，以打破我们对戏剧的专注；演员直接牵扯我们，让它成
为我们的难题。布莱希特这么做过。 

 

当其他人试着以特殊舞台效果将观众拉进戏里，它可能成为一个马戏团。我看过一个版本的



「浮士德」，其中演员们可以把自己从舞台上拉起来，在一面横越整个天花板，挂在我们头
上的网子上，如猴子一般地走路。这只是其中一个当戏持续进行一段时间后变得气人的壮观
特效，因为剧情太弱了。 

 

BAC巧妙地运用它建筑物里各个不同大小的空间，有时把剧场活动的「舞台」安排成一段经
过不同房间的旅程。进入一个装潢成不同时代的房间，我突然发现一个男人坐在火炉前的手
扶椅上，而炉台上巨大的猫是真的。这戏的高潮是在主厅一场盛大的，死亡的性爱之舞，充
满整室的光线在死亡的恐怖形象出现时消失。这活动是从爱伦·坡的一个故事而来，「红死
病的面具」。它有种神秘恐怖的气氛，而且给你深刻的印象，但我错过了建造剧情的故事。 

 

亚里斯多德说：一出戏的终点或目的是剧情，发生的事，「因为它是快乐或不快乐所依赖的
行为...根据他们的行为，人不是幸运，就是幸运的相反。」当然，人的行为取决于他们的性
格，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那性格可能如何行动，或对别人的行为如何反应。他必须符合角色
。台词是戏剧的一部分，它推动整出戏。 

 

剧场应该是为每个人而设的，但它不便宜。在一个理想的世界，艺术应该受政府比现在多10

倍的补助。在古希腊，私人赞助者花一大笔钱；戏剧遗留给我们的持续地丰富我们的生活。
我可以了解艺术家寻找把戏剧带给人们的方式（它可改变生命），但穷人将需要存钱，不然
会发现到剧场看戏是没有可能的。像ＢＡＣ这样的剧场，试着运用他们有限的资金来处理这
个问题。 

 

3月13日，星期四：自从我承担了气候革命的使命，有一段时间我认为除了这议题外，我没
时间花在友谊上。但这是压力，而且愚蠢。我如此享受和玛蒂娜的相处。到最后，和朋友聊
天为每个人带来极大乐趣。当两个我认识的年轻人留了碰面的讯息。在看完牙医之后，我去
赴约，地点是我们干德街店铺楼上的我的展示间之一。他们住在巴黎，那天晚上他们从西区
去搭欧洲之星会比较方便。我的朋友们是时装设计师让·泰尔·德·卡斯泰巴雅克（一个很久的
朋友，在我贫穷时他帮助我）的儿子们。他们的母亲凯特是美国人，他们在美国上学，所以
他们完全是双声道。这是最好的教育，因为每种语言都包含不同的概念跟思考的方式。吉永
和他弟弟路易·马希差四岁，他们是朋友。大约5年前当我们在洛杉矶开店的时候，我看过路
易·马希，他和蒂塔·万提斯一起在那。打从吉永还小的时候，我就不曾见过他。 

 

我们在展示间里喝了咖啡，里面除了衣服，没有其他人。我们互相更新消息，谈到我们跟我
们的家人都做些什么，还有一些我们关心的事。吉永有一个5岁的儿子巴尔萨泽，他带他去



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路易·马希给我一瓶珍贵的阿玛尼亚克白兰地，他为
它设计了毛毡保护套，告诉我他喜欢和这样的品质及那地区这样的人们一起工作。又一次，
他们是严肃的人，而且如此聪明且闪耀。我确实喜欢他们。 

 

我向他们推荐，在搭火车之前的时间，刚好有足够一访「华莱士收藏」。 

 

3月17日，星期一：我从上午7.30开始填速读，我影印这个速读是因为这是个好的，我以前
曾经做过两次，而现在我解不出来。我检查以确保我没漏掉一个数字，一直到下午3点，我
都没把它放下，之后我又看了一遍，发现我漏了一个数字，并且马上就完成它。 

 

3月18日，星期二：淋浴影片的午餐及记者会午餐。我和丹·马休斯一起做的影片，他为PET

A（提倡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动物的组织）写了脚本。影片是关于成为一个素食者及省水
。生产一吨牛肉要用上4百万加仑的水。拍得很好，好主意。我告诉丹要用「有史以来最好
的演讲」，而他把复制带发给媒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Mzd6DvTg3E#t=19 
 

帕美拉为动物权做了如此之多。当她旅行，丹安排她和重要人士谈话，他们改变了法律及作
法。想像你每次旅行时都要做这些事，这份量很多。 

 

3月19日，星期三：「反压裂的抗争将是英国人民所战斗过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它是对抗气
候变迁的战争中第一场战役。」 

 

我们的大日子！「被压裂的未来」嘉年华，气候革命（Climate 

Revolution）以及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压出伦敦（Frack Off  

London），生态灭绝（Ecocide），燃料贫穷行动（Fuel Poverty Action）, Reclaim the 
Power（收回力量）, 其他是社区团体 （Frack free Somerset, Britain & Ireland Frack Free, 
Resident Action on Fylde Fracking, East Kent Against 
Fracking）。定在今天，所以我们可以抗议阴谋者们的会议，那些企业及政府官员，他们聚
在一起，不顾大众利益，在大众被提醒关于压裂的危险性之前，要让压裂强行过关。把自己
的头放在盒子里的官员们，已经准备好为了利益毁灭世界。 

 

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关系，他们将会议场地更改，而且我们知道新的场地在哪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Mzd6DvTg3E#t=19


 

我们会依照原先的计划：在我们的贝特西工作室会面
，游行过桥到国王路，在骑士桥车站加入其它抗议的
伙伴，然后移到会议原先的地点—
一步之遥的加美拉旅馆。我们将会在外面演讲，然后
到那秘密地点。贝特西，我们一切准备就绪，我放了
所有员工一天假。辛蒂（气候革命最新的成员）很成
功地召集群众，并安排我们的学生制作海报，其他参
与的人有着参加嘉年华的心情，装扮成木乃伊及饿鬼
。 

 

我并不想要一场嘉年华。这是死生相关的事，我没有在脸上涂战争彩绘。我想吸引「一般人
」，这是指一般而言不太有政治倾向的人。但是我们的行动主义者同伴是对的，我们需要这
嘉年华。我们只期望会有500人左右，而那大约就是实际参与的人数。那天是在周间，也是
预算日。那些阴谋者也把这算计进去了吗？—
不要低估他们对群众的恐惧，约翰·扫文（绿色和平的领导人）不能来，因为他要面对媒体
，处理有关预算的事宜。至于学生呢？西蒙，一个在学的行动主义朋友，本应该在组织活动
的，但他甚至都没露面：因为他要出席考试。得了吧！ 

 

我们看起来很不错，来了很多媒体。我被邀请前去领导队伍，我鞠躬致意，双手合十祷告，
就像你在战争前会做的一般。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在国王路上的人们向我们欢呼以示支持，然后辛蒂大声招呼大家集中在一起，因为我们必须
停下来等交通号志。在我们游行时我和一些朋友谈话。在加美拉旅馆，我们遇到「反抗的律
动」（一个森巴乐团）和运动人士奈杰，以及他的示范 / 
迪士可巴士。旅馆前有一个小广场，我们在那里发表演说，也向反压裂镇营的斗士们道谢。
来自鲍尔柯姆的凡妮莎·瓦因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演讲者，她的演说充满了许多有力的资讯。
她已经参与反压裂3年了，她才刚从美国回来。科学家提莎是其中的皇后，她负责大部分的
组织工作，并且担任仪式主持人。她是你所见过最美的饿鬼—
但她说要保持佚名，所以你看不到一张她的照片。之后我们一些人搭上了奈杰的巴士，出发
到老街附近接近班庸菲尔德的秘密地点。 

 

当我们逐渐接近的时候，我看向窗外，看到另一队游行者走向主要道路，他们看起来真的很



有趣，人很多，然后我读他们的海报，了解到那是我们，其他的人搭地铁。（他们度过了向
路人解释我们主张的好时光—
生与死，耶！）我们和我们的密探（他参与了会议）碰面，所以我们得知阴谋者的行程。这
是他们机密性的簡報資料。秘密地点是在城市路的阿莫瑞屋。 

 

森巴乐团十分地重要—
在铁门外有许多的鼓声，媒体问我：「对于支持压裂人士为了逃避你，跑到这里来受军队保
护，你作何感想？」 

 

你有时烦恼：对抗那巨大的毁灭阴谋（媒体，政治，商业，银行）—
而且有时那似忽是大众默许的，你是如此地渺小。阅读那些在抗争中表达共同支持的文章是
很鼓舞人心的，来自一般媒体的记者，尤其是卫报，那些网路上的，当然还有所有非政府组
织支持，有时是一大群人。在我们的游行中有人发送绿党的传单，这是一个很棒的团体，我
完全同意。他们由声讨财政紧缩措施开始。如果整个世界采用他们的金融计划，我们可以拯
救地球及经济的崩坏。 

 

表达你的信念是如此重要。我们将会赢，因为我们必须要赢。 

 

晚上和贾汀纳家一起用餐。我们的共同友人罗密利·麦克阿尔畔也一起，还有罗尼·哈伍德（
电影「钢琴家」的编剧），他是如此地甜。 

 

3月20日，星期四：下午过了一半，我发现我的一只耳环不见了—
有100年历史了，曾经属于安德瑞亚的祖母和母亲。我不知这是如何发生的，够大也够重，
足以让我察觉到。我并没有移动很多，所以在同一块地方一遍又一遍地找。莫瑞发现它不见
了，但在他之前和我说过话的两个女同事说我之前还戴着。她们俩都很有观察力而且小心，
那表示我是在办公室掉了耳环的，不是在街上。接着每个人困惑了。 

 

安德瑞亚也不开心，我们把音乐会的票给了培培，然后回家，然后在沈默中吃完晚餐。然后
我在我保存珠宝的小盒子里找，并找到了它。我记得这个早上挂耳环的时候，同时回复门铃
。安德瑞亚告诉我，我们一回家他就看过盒子里，但没找到。 

 

重点是这个：安德瑞亚说了一遍又一遍：「人们怎么可以如此确定，我从不曾完全肯定。对
我而言，要完全肯定，我必须要对它有所评论，尤其是要注意到某件事物。」和做速读填充

http://www.talkfracking.org/
http://climaterevolution.co.uk/wp/2014/03/20/we–need–a–new–economic–model/
http://climaterevolution.co.uk/wp/2014/03/20/we–need–a–new–economic–model/


时一样，我不够怀疑。 

 

我有一次记得一个朋友想要让我看电视上的某个节目，那是在我用先前的办公间时，我说：
「我想那里可能有一台电视。」我不太确定，但那里有一台。我不看电视，我们只注意到对
我们有意义的事物。 

 

3月23日，星期日：下午在皇家庆典音乐厅。在南岸户外式及买了一些埃及式外带食物。进
入音乐会，洛林·马泽尔：捣蛋鬼提尔（理查·史特劳斯的周年纪念）；莫札特的小提琴协奏
曲，独奏柳爱莎（中国裔，在纽约长大，20岁）。她很有意思。娇小，随着音乐摆动她的头
。安德瑞亚说：莫札特也会喜爱她和她旋转的马尾。」；穆索尔斯基的展览会之画由拉威尔
作管弦乐编曲。放屁！大家，你死之前要听。 

 

 

3月24日，星期一：到阿尔美达剧场。海德隆 / 
诺丁汉戏剧屋制作的「1984」。我10年前看过，但他们已经改过了。以前的版本是完美的
，现在的也是。如此的技巧，对剧场如此的运用，好啊！你知道我提过这本书是最具重要性
的着作之一。 

 

我和安德瑞亚｀班以及知佳一起去。我想哭。温斯顿由马克·阿伦德斯扮演，如此微小而细

http://climaterevolution.co.uk/wp/2013/09/05/1984–george–orwell/
http://climaterevolution.co.uk/wp/2013/09/05/1984–george–orwell/


瘦。他其实挺高的，但他被虐待，即使如此他为自己维持了高傲｀他的希望（你没有看到虐
待的过程，你看到那对他造成的结果）。他为了他对茱莉亚的爱而战，为某个尚未出生的人
怀有希望，然后到了他不能承受更多凌虐的那个点，他必须说：「对茱莉亚这么做。」，然
后他丧失了自我的存在。整个世界没有一刻不是将他掌控在它的权力之中，即使在他以为有
机可乘的时候也是如此。 

 

3月25日，星期二：猪小妹为了她新电影的首映会来到伦敦，我们为制作出她在影片中所穿
的美丽衣服感到自豪，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到她邀请我们一起喝茶的旅馆看她。安德瑞亚在
试衣的时候见过她，所以他为我们介绍。她没有比穿着她的「抢救北极」T恤以及她的迷你

苏格兰裙时更美的时候了。我们把我们的谈话录影起来，所以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 

 

3月28日，星期五：万亿基金会的人来见我们，麦可·史坦和茱莉亚·果洛夫斯。他们进行得
很顺利。他们的目标是把银行业对小额投资者开放，与此同时让人们能投资再生能源：实际
上，能源相关计划可以群众募资。 

 

茱莉亚一直在和政府内阁大臣们对话（游说）。他们现在同意了！—
小额投资者将不会受到限制，每个人都可以资助这些计划。还有，我们将争取绿色个人储蓄
帐户（Green ISA）。 

 



麦可似乎比任何人对能源及能源提取的议题都懂得多，问他一个问题，例如：塞文河拦河坝
， 

他的脸马上亮起来：「那没必要。」接着讨论了威尔斯的港口是更适合这么做的地方，麦可
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想法是和法国以及欧盟租借阿尔及利亚跟摩洛哥的沙漠，或希腊（他门需要钱），
在那建造太阳能公园，他解释，我们可以用从法国输送核能到英国的输送线，为我们带来太
阳能。 

 

确实，万亿基金会可以提供我们一个保障能源安全的计划，越干净越好，而且当投资回本的
时候，它将变得非常便宜。 

 

没有压裂的必要：气候革命只讲环境的常识及经济的常识。 

 

3月29日，星期六：秘鲁餐厅。凉爽地球（Cool 
Earth）邀请。为我们一群受凉爽地球邀约一起拜访雨林的朋友们所办的团员会。看到记者
戴博拉·罗斯是一件乐事。计画。 

 

3月31日，星期一：今天我和安德瑞亚去看费南度参与皇家芭蕾舞团，表演柴高夫斯基的睡
美人。他将演出炫耀的知更鸟。 



 

从右到左：电影导演大卫·叶慈及夫人伊凤娜，共同朋友约翰娜，伦敦德里侯爵夫人  
多琳·韦尔斯，雷斯理·科里尔（在皇家芭蕾教舞，舞团的前首席女舞者），在薇薇安跟安德瑞亚旁边的是玛丽

莎·汉弥尔顿我的知更鸟公主 


